
        
            
                
            
        

    
《镜象》

作者：艾萨克·阿西莫夫

 

利耶·白利正准备再点烟斗的时候,办公室的门开了,没有人先敲门,也没有以任何方式进行通报.白利满脸不快,抬头一看,接着他手里的烟斗便落了下来.他并不去拾它,这就足以说明他的心情了.

“R·达尼尔·奥利沃,“他带着令人费解的激动说道,“上帝啊,可不是你吗?”

“一点也不错,“这个高个子,古铜色的来人说道.由于惯有的平静,他那匀称的五官始终纹丝不动.“我不该没敲门就自己进来,让你吃惊了.可是目前的形势很微妙,甚至于这里的人和机器人也应当尽可能地少牵连进去.不管怎么样,艾利亚朋友,又一次见到你我总是高兴的.”

机器人伸出了他的右手,和外表一样,他的姿势也真象人.倒是白利惊奇得显出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他盯着那只手,一时茫然不解.

随后,他还是用双手握住了那只手,感到它温暖有力.“达尼尔,这话怎么讲?你什么时候来都是受欢迎的.可这微妙的形势是怎么回事呀?我们是不是又碰到麻烦了?我是指地球?”

“不,艾利亚朋友,这跟地球没关系.我所指的微妙的形势,从外表看,是小事一桩,只是数学家们的一次争论而已.完全是巧合,我们恰好与地球只隔着一”跳”的距离──”

“那么这次争论是在星船上发生的了?”

“一点儿也不假.一次小争论,然而对于涉及到的人来说就大得出奇了.”

白利只好无可奈何地笑笑.“你觉得人们奇怪,这很自然,他们是不遵守那三条规则的.”

“那可实在是一个缺点,“R·达尼尔严肃地说着,“我认为人们自己是让别的一些人给搞糊涂了.也许你们比其他世界的人们明白些,因为住在地球上的人要比住在宇宙世界的多的多.果真如我所言,你们的头脑更清楚的话,你能帮我们的忙.”

R·达尼尔停了一下马上又说,“然而,人类的行为也是有准则的,我还学过.比如,按人类的标准衡量,我还没有问候过你的妻女和孩子,这就不够礼貌了.”

“他们都过得挺好.儿子在大学念书,洁西从事地方政治活动,家庭生活有人照管,还舒适愉快.现在告诉我,你怎么会到这儿来的?”

“我刚才告诉你了,我们与地球只隔着一”跳”的距离,“R·达尼尔说,“所以我向船长建议我们来向你请教.”

“船长同意了?“白利脑子里突然出现了宇宙人星船上那个骄傲而专制的船长的形象.在所有的世界中他偏同意在地球登陆,在所有的人中他偏同意请教一个地球人.

R·达尼尔说:“我相信,他所处的地位使他什么都会同意,另外,我极力推崇了你,虽然我并没有言过其实.最后,我还同意负责进行一切交涉.这样,船上其他船员和乘客就用不着进入别的地球城市了.”

“也不必和任何一个地球人谈话了.是啊,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在星船艾塔·凯莉娜的乘客中,有两名数学家,他们是到奥罗拉去参加一个有关神经生物物理学的星际会议的.争论的中心就在这两个人身上,他们是阿芙雷德·巴·赫姆包尔特和杰那奥·赛伯特.艾利亚朋友,你或许听说过他们两个或其中的一个吧?”

“一个也没听说过.“白利肯定地说,“我对数学一窃不通.我说,达尼尔,你可以肯定没有跟别人说过我是个数学迷或者……”

“根本没有,朋友,我知道你不是.其实这也无关紧要,因为这里牵涉到的数学总是和争论的焦点毫无关系.”

“哦,那你往下说吧.”

“既然你对他俩谁都不了解,我来告诉你吧.赫姆包尔特早已二百七十多岁了…….你怎么啦?艾利亚朋友?”

“没什么,没什么.“白利不耐烦地说道.他对空间人的寿命之长情不自禁地产生了一种反应,因而只是多少有点语无伦次地在自言自语罢了.“他那么大年纪还有活力?在地球上,数学家一过了三十岁……”

达尔尼从容地说:“赫姆包尔特博士是银河系久负盛名的三大数学家之一,显然他还是精力充沛的.赛伯特博士却相反,他很年轻,还不到五十岁,可他已经成为最深奥的数学领域中新涌现的最杰出的天才了.”

“那他们两个人都伟大.“白利说,他想起了他的烟斗,把它拾了起来.他现在认为没有必要点着它了,于是把剩烟丝磕了出来.“出什么事了?是谋杀案吗?看来大概是其中一个将另一个谋杀了吧?”

“这两个名人之一正在企图诋毁对方的声誉.按照人类的标准,我相信这会被认为比肉体的谋杀还要恶劣.”

“我想有时是这样的.是哪个在企图诋毁对方呢?”

“可不是吗,艾利亚朋友,这是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是哪个呢?”

“说下去吧.”

“赫姆包尔特博士把事情讲得很清楚,登上星船前不久,他悟出了从局部皮层区微波吸收图的变化中分析神经通路的一个可能的办法,这一发现是一种非常艰深纯数学技巧,当然我不懂,也不能讲清楚所有的细节.不过这不要紧.赫姆包尔特博士考虑了这个总是并且越来越自信他已经掌握了一种革命性的东西,这种东西将使他以前在数学方面的所有成就都相形见拙,后来他发现赛伯特博士也在船上.”

“啊,于是他就和年轻的赛伯特研究起来了?”

“正是如此.他们俩以前在专业会议上见过面,早已久仰对方的大名.赫姆包尔特对赛伯特详细讲了这个总是赛伯特完全支持赫姆包尔特的分析,毫无保留地赞扬了这一民现的重要性和发明人的惊人才能.受到这种鼓励与肯定之后,赫姆包尔特准备了一份自己的设计所做的总结性的论文提纲,并在两天后准备通过空中传递系统把它提交给奥罗拉会议的联合主席,以便正式确立他的优先权,并在会议闭幕前安排可能的讨论.使他吃惊的是,他发现赛伯特也准备了一份书面稿,基本上和赫姆包尔特的一样,赛伯特也准备把它通过空中传递系统交给奥罗拉会议.”

“我想赫姆包尔特一定很气愤.”

“气极了.”

“那赛伯特呢?他怎么讲的?”

“讲得简直和赫姆包尔特一模一样,一字不差.”

“那么总是在哪儿呢?”

“除了名字的镜像交换之外,都一样,据赛伯特说,是他发现的,是他去和赫姆包尔特商量的,赫姆包尔特只是同意他的分析并称赞了一翻.”

“那么每个人都声明最初的设想是自己的,被对方偷了.我看这完全不成问题.在学术问题上,似乎只需要摆出日期和签名的研究记录,便可判断是谁先设想出来的.即便有人做假,也能从内部矛盾的地方发现.”

“一般来说,艾利亚朋友,你是对的.但这是数学,而不是一门试验科学.赫姆包尔特声称,新发现的要点都是他脑子里想出来的,论文问世前没有任何文字的东西.赛伯特当然说得完全一样.”

“那么好吧,采取更果断一点的措施就可以得出结果,没有问题,对他们每人进行一次心理测验,看是谁在撒谎.”

R·达尼尔慢慢地摇了摇头,“艾利亚朋友,你不了解这些人.他们都是有地位、有学位的人,是帝国学会的正式会员.所以他们是不能接受这种职业品行的审讯的,除非有一个由他们同伴──即由他们本行地位相当的人组成的陪审团来审查,或者要么他们自己主动放弃这个权利.”

“那就这样试他们一下.有罪一方是不会放弃这个权利的.因为他经不住心理测验;而无罪一方则马上会放弃它.这下简直用不着测验了.”

“那样做行不通,艾利亚朋友.在这种民政部下放弃权利受外行的审查,这对声望可是一个严重的、也许是不可挽回的打击,两个人都会出于自尊心而断然拒绝放弃权利去接受专门审讯的.相形之下,有罪还是无罪的问题就相当次要了.”

“那样的话,暂就别管它吧.在你到奥罗拉以前先把这件事搁一搁.在神经生物物理会议上,会有许多同他们地位相等的同行,到那时──”

“那交意味着对科学本身的巨大打击,艾利亚朋友.这两个人都会被用来造成丑闻,连无罪的人也要因为曾牵连进如此不体面的局面而受到责难.事后,人们会后悔为什么不在法庭外不惜任何代价而悄悄解决这件事.”

“好吧,我不是宇宙人,可我尽量相信这种态度说得通.当事怎么表示?”

“赫姆包尔特完全同意.他说如果赛伯特承认自己偷窃了别人的思维成果,并让赫姆包尔特继续传播他的论文,或至少在会议上发表,他就不再坚持控告,赛伯特的恶行他可对人保密,当然船长除外,他是参与了争论的唯一的局外人.”

“但年轻的赛伯特不会同意吧?”

“正相反,他全都同意,只是把他们俩人的名字颠倒了一下,还是镜像问题.”

“那他们就干坐在那儿僵持着?”

“艾利亚朋友,我认为他们俩都在等待对方屈服并认罪.”

“那就等吧.”

“船长认定这样做不行.你知道,等待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两个人都僵持着,这样,星船到达奥罗拉时,知识分子的丑闻就会败露,那么在船上主持公道的船长就要丢面子,因为他没能悄悄地妥善地解决这件事.而这对他来说不是能忍受的.”

“那第二种可能呢?”

“就是两个数学家中的一个承认做错了,可这个认错的人是因为真的有罪,还是出于防止泄露丑闻的高尚动机呢?一个如果道德高尚,情愿丢弃荣誉也不愿看到整个科学事业受危害,那么让他丧失荣誉对吗?或者,有罪的一方最后愿意认错,而且装得好象他这样做纯粹是为了科学,因而避免了为他的丑行而丢脸,却会对方蒙上了一层可疑的阴影.船长将是唯一知道底细的人,但他不愿在他的有生之年中,为他到底是否参与过一次荒诞的错案而感到内疚.”

白利叹了口气:“一场勾心斗角的把戏.奥德拉越来越近了,谁先透露呢?经过情况就是这样吧,达尼尔?”

“还不完全.此事还有见证人呢.”

“上帝啊!你为什么开头不说呢?什么见证人?”

“赫姆包尔特的贴身仆人──”(待续)

“我想,是个机器人吧?”

“当然是,他叫r·普莱斯顿.第一次会而时他就在场,可以在每个细节上为赫姆包尔特作证.”

“你的意思是他会说那个设想最早就是赫姆包尔特博士的,是赫姆包尔特博士把它详尽地告诉了赛伯特博士,赛伯特博士称赞了一番等等.”

“是啊,全部细节.”

“我明白了.问题就此解决了还是没解决?可能是没有解决.”

“你猜得很对,并没有解决问题,因为还有第二个证人.赛伯特博士有也个贴身仆人,叫r·伊达,刚巧是和r·普莱斯顿同一型号的另一个机器人.我相信还是同一年在同一个工厂制造的,而且两个人当仆人的年头也一样长.”

“真是奇遇──千载难逢的奇遇.”

“这倒是事实.而且这两个仆人各执一词,要根据他们的话作出判断实在太困难了.”

“那么r·伊达讲的和r·普莱斯顿讲的一模一样?”

“除了名字的镜像颠倒之外,完全相同.”

“于是r·伊达就说道,年轻的赛伯特博士,就是还不到五十岁的那个人──“利耶·白利声音里还多少保留着一点讽刺的语调,他自己也还不到五十岁,但认为自己早就说不上年轻了──“先有了那个设想,是他把详情告诉了赫姆包尔特博士,并得到了他的竭力称赞等等.”

“是的,艾利亚朋友.”

“那么,有一个机器人是在说谎.”

“好象是这样的.”

“判断哪个在说谎应该很容易,我想象只要由一位优秀的机器人学家做一次简单的测验──”

“对这件事单是机器人学家可就不够了,只有一位有资格,有相当威望和足够经验的机器人心理学家才能对如此关系重大的事件作出判断来.星船上没有具备这样水平的人,所以只有等我们到了奥罗拉才能进行这样的测验.”

“到那时就要丑事传千里了.嗯,你现在到了地球,我们可以张罗着找一个机器人心理学家.毫无疑问,地球上不管发生什么事,永远也不会传到奥罗拉,这样就不会有丑事发生了.”

“除非赫姆姆包尔特博士和赛伯特博士都不同意让他们的仆人接受地球上的机器人心理学家调查,地球人就非得──“他停了下来.

利耶·白利不动声色地说道:“地球人就非得接触机器人不可.”

“这些是老仆人,名声好──”

“不允许他们因为和地球人接解而受到玷污.真见鬼,那你到底要我干什么?“他停住了,愁眉苦脸的.“对不起,R·达尼尔,我看你没有理由来把我扯进去.”

“我当初被派到船上的使命跟上前这问题完全无关,船长所以找到我,是因为他总得找个人.我很像人类,因此交谈起来很方便:但我终究是个机器人,因而完全安全可靠.他把事情全部经过都告诉了我,问我怎么办.我意识到,再一”跳”便能轻而易举地把我们带到地球,这和带我们到目的地去一样近.我跟船长说过,要我解决镜像问题也会跟他一样不知所措,但地球上有个人也许能帮忙.”

“上帝呀!“白利小声道.

“想想吧,艾利亚朋友.如果你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难题,对你的事业有好处,地球也可能受益.这件事当然不会公开,可是船长是一个在他家乡那个星球世界里很有些势力的人物,况且他会感激你的.”

“你实在是强人所难哪.”

“我深信下面该采取什么步骤,你已经心中有数了.“R·达尼尔不动感情地说.

“是吗?我想明显的步骤就是和两个数学家面谈,其中一个能看得出是贼的.”

“艾利亚朋友,恐怕他们都不会到这城里来的,而且也不会让你到他们那里去.”

“不管什么急事也不能强迫一个宇宙人同意与一个地球人接触.是的,我懂得这一点,达尼尔.但我是在想通过闭路电视和他们交谈.”

“我想这是可以办到的.”

“至少得想个办法.那就是说我要扮演一个机器人心理学家的角色,但是很蹩脚的.”

“可你是个侦探,艾利亚朋友,不是个机器人心理学家.”

“好了,不说这个了.在我见到他们以前,我们先来考虑一下.告诉我,有没有可能两个机器人说的都是实话呢?也许那两个数学家的谈话是模棱两可的,也许正是这一点使两个机器人都真诚地相信是自己的主人先有那个设想的.”

“那是完全不可能的,艾利亚朋友.那两个机器人用完全相同的方式重复了那次谈话,但两人的复述根本上是矛盾的.”

“那么其中一个机器人在说谎这是绝对肯定的了?”

“是的.”

“如果有必要的话,我能够看看全部证词的副本吗?就是迄今为止在船长面前提供的那些.”

“我料到你会要这个,所以我随身带来了.”

“还有一个要求,这两个机器人到底经过盘问了没有?有盘问的记载吗?”

“两个机器人只不过重复他们的那一套.要盘问也只能由机器人心理学家们去进行.”

“或者是由我来进行?”

“你是个侦探,艾利亚朋友,不是个……”

“好吧,R·达尼尔.我要设法搞懂宇宙人心理学.侦探可以办到,就因为他是个机器人心理学家.让我们再进一步想想.一般来说,一个机器人不说谎.可要是为了维护那三条规则的需要,他也会说谎的.根据第三条规则,为了保卫自己的生存,他可以合理合法地说谎.根据第二条规则,为了执行人类给他的合法命令,他更有理由说谎.根据第一条规则,为了保卫人类的生命安全或使人类免受危害,他就最好说谎了.”

“是这样的.”

“根据上述理由,每个机器人就会为自己主人的学术声望而辩护,而且只要有必要,就会说谎.在这种情况下,学术声望几乎与生命同等重要,因此,说谎的必要性就和维护近似第一条规则的必要性差不多了.”

“可是由于说谎,他们都会损害了对方主人的学术声望,艾利亚朋友.”

“是这样的.可是每个机器人可能对自己主人的声誉的价值有更明确的认识,并诚心诚意认为它比对方主人的声誉更重要.他还会认为,说谎比说实话的害处小.”

说完,白利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又说道:“那么好吧,你能安排我和其中一个机器人──我想,先和r·伊达谈一次话吗?”

“赛伯特博士的机器人?”

“是啊,“白利淡淡地说,“那位年轻人的机器人.”

“只需几分钟就能安排好,“R·达尼尔说.“我有一个配备在放映机上的微型听筒,我只需要一百空白墙.你要是允许我把这些影片柜挪开,这面墙就行.”

“请吧.我一定得对着一个麦克风那样的玩意儿说话吗?”

“不用,就象平常那样说话就行.请原谅,再稍等片刻.我还得跟船上联络,为r·伊达作出会见的安排.”

“达尼尔,要是不得等一会儿,把迄今为止的那些证词的副本给我看看不好吗?”

在R·达尼尔安装设备时,利耶·白利点着了烟斗,把达尼尔递过来的那些透明稿纸浏览了一遍.

一会儿,R·达尼尔说:“艾利亚朋友,你要是准备好了,r·伊达马上就可以跟你通话了.还是想再看一会儿?”

“不看了.“白利叹了一口气说.“我没看到什么新鲜东西.和他接通,准备好替谈话搞一下录音和录文.”

在墙上出现的r·伊达的平面投影像完全是个幻影,基本上是金属结构,丝毫没有R·达尼尔的那副人样子.他的身体高大而呈块状,除了结构上的细微末节略有差异外,和白利见过的机器人大致相同.

白利说:“你好啊,r·伊达.”

“你好,先生.“r·伊达低声说道,听上去简直和人的声音一样.

“你是杰那奥·赛伯特的贴身仆人,对吗?”

“是的,先生.”

“干了多久了,伙计?”

“二十二年了,先生.”

“你主人的声誉对你来说很宝贵吗?”

“是的,先生.”

“你认为维护这个声誉很重要吗?”

“是的,先生.”

“维护他的声誉和保卫他的生命一样重要吗?”

“不,先生.”

“维护他的声誉和维护别人的声誉一样重要吗?”

r·伊达犹豫了一下,说道:“这要取决于他们个人的功绩了,先生.没办法制定一个总的准则.”

白利犹豫了.这些宇宙机器人比地球机器人说起话来理流利,更有理性,能否在思维上战胜他们,他一点把握也没有.

他说道:“如果你认定你主人的声誉比另一个人,比方说,比阿芙雷德·巴·赫姆包尔特的声誉更重要,你会为维护你主人的声誉而说谎吗?”

“会的,先生.”

“你在为你主人和赫姆包尔特博士的争论作证时说谎了吗?”

“没有,先生.”

“如果你说了谎,你会为了维护那谎言而否认你说过谎,是吗?”

“会的,先生.”

“那么,好.“白利说,“我们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你的主人,杰那奥·赛伯特是个年轻人,在数学界有很高的声望.在他和赫姆包尔特的争论中,如果他经不住诱惑而表现得不道德的话,他的声望将蒙受一定程度的损失.但他还年轻,还有充裕的时间去挽回它,还有许多学术成就在面前等着他.人们将会把他剽窃的企图看作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一时糊涂所造成的错误,这种错误将来还能弥补.”

“相反,如果是赫姆包尔特经不起诱惑,那总是就严重多了.他是一个老年人,其伟大业绩已经流传了两百年了,他的声誉迄今为止可以说是白璧无瑕.然而,所有这一切,都会因为他晚年的一个丑行而一笔勾销.在他相对说来有限的余年中,他交没有机会弥补了,他不会有多大作为了.就赫姆包尔特博士而言,他多年的成就都将付之东流,他的损失比你主人不知要大多少,而挽回自己地位的机会又比你主人不知要少多少,你明白了吗?赫姆包尔特面临着最糟的处境,应当更多地替他着想.”

长时间的沉默.然后r·伊达不动声色地说道:“我的证词是谎言.那成果应该是赫姆包尔特的,是我主人不正当地企图窃取这份功劳.”

白利说:“很好,伙计.我命令你在得到船长允许前不准对任何人说起此事.你可以走了.”

影像消失了.白利一口口地喷着烟:“达尼尔,你认为船长听见我们的谈话了吗?”

“我可以肯定他听见*.除了我们以外,只有他听见.”

“好,现在把另外那个找来.”

“可是,艾利亚朋友,既然r·伊达已经供认了,那还有什么必要呢?”

“当然有罗.r·伊达的供词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一点问题也不能说明吗?”

“不能.我指出赫姆包尔特博士的处境更糟,很自然,如果他刚才是为了维护赛伯特而说谎,他就会转而说真话,正如他刚才实际上所说的那样.反过来,如果他本来说的是实话,他就会为维护赫姆包尔特转而说谎.这仍是镜像,而我们什么也没有得到.”

“那再问r·普莱斯顿,我们能得到什么呢?”

“如果镜像完善的话,那什么也得不到.但它不那么完善,两个机器人中总有一个一开始说的就是实话,而另一个一开始就是说谎,这就是不对称的地方.让我见见r·普莱斯顿.要是盘问·伊达的记录弄好了的话,请给我一份.”

影像放映机又用上了.r·普莱斯顿睁着大眼睛出现了.除了脑部的形状稍有区别外,其他地方和r·伊达都一样.

白利说:“你好啊,r·普莱斯顿.“说的时候面前摆着他问r·伊达的记录.

“你好,先生.“r·普莱斯顿说,声音也和r·伊达的一样.

“你是阿芙雷德·巴·赫姆包尔特的贴身仆人,对吗?”

“是的,先生.”

“干了多久了,伙计?”

“二十二年了,先生.”

“你主人的声誉对你来说很宝贵吗?”

“是的,先生.”

“你认为维护这个声誉很重要吗?”

“是的,先生.”

“维护他的声誉和维护别人的声誉一样重要吗?”

r·普莱斯顿犹豫了.他说:“这要取决于他们个人的功绩.没办法制定一个总的准则.”

白利说:“如果你认定你主人的声誉比另一个人,比如说,比杰那奥·赛伯特的声誉重要,你会为维护你主人的声誉而说谎吗?”

“会的,先生.”

“你在为你主人和赛伯特博士的争论作证时,你说谎了吗?”

“没有,先生.”

“如果你说了谎,你会维护谎言而否认你说过谎吗,是吗?”

“会的,先生.”

“那么,好,“白利说,“我们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你的主人阿芙雷德·巴·赫姆包尔特是个在数学界有很高声望的老人,可是他老了.在他和赛伯特博士的争论中,如果他经不住诱惑而表现得不道德的话,他的声望将蒙受一定程度的损失.但他的高龄和他两个世纪的成就还可以顶得住,并终将使他度过这个难关.人们会把他剽窃的企图看作一个虚弱而昧于判断的老年人所犯的错误.”

“相反,如果是赛伯特博士经不起诱惑,那问题就严重多了.他是个年轻人,他的声望远没有赫姆包尔特博士那样牢靠,一般说来,他面前还有几百年的岁月,可以积累知识,做一番大事业.现在,年轻时的一失足便会使他断送这一切,他将要丧失的前程比你主人的要远大的多.你明白了吗?赛伯特面临着更糟的处境,应当更多地替他着想.”

长时间的沉默.然后r·普莱斯顿不动声色地说:“我的证词是当我──”

说到这里他停住了,再也没说什么.

白利说:“请继续说,r·普莱斯顿.”

没有反应.

R·达尼尔说:“艾利亚朋友,恐怕r·普莱斯顿进入了滞态,完全失灵了.”

“那好,“白利说,“我们终于制造了一种不对称现象,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出谁是有罪的.”

“怎么看出的,艾利亚朋友?

“好好动动脑筋.假如你是一个没有罪的人,你的机器人仆人为你作旁证时,你什么也用不着嘱咐他,你的机器人会说实话并证明你无罪.然而,如果你是犯了罪的人,你只好依靠你的机器人去说谎,那个情景就有点更冒险了.因为尽管机器人必要时愿意去说谎,毕竟更倾向于说实话,因此,说谎就比说实话更靠不住.为了防止发生这种情况,犯罪者就十分可能命令机器人说谎.这样,第二规则就加强了第一规则,也许是大大加强了.”

“那似乎有道理.“R·达尼尔说.

“假设这两个类型的机器人我们都有一个.要是一个机器人没有受主人嘱咐,起初说的是实话,后转而说谎,在犹豫片刻后就能做到,不会出什么大乱子.另一个则因受主人再在嘱咐,起初说的是谎话,后转而说实话,但要冒着大脑中正电子轨迹线路被烧毁而进入滞态的危险.”

“由于r·普莱斯顿进入了滞态──”

“因此,r·普莱斯顿的主人赫姆包尔特博士就是剽窃犯.如果你把这个转告船长,让他与赫姆包尔特博士立即面谈此事.他可以逼出供词来的.假如结果真是这样,我希望你马上告诉我.”

“我一定这样办.我可以走了吗?艾利亚朋友?我必须和船长密谈一下.”

“当然可以,用会议室,那是安置了防卫设施的.”

白利在R·达尼尔走后什么工作也干不下去,他焦躁不安地默默坐着,许多事取决于他的分析是否有价值.他深切地感到自己缺乏机器人学的专门知识.

R·达尼尔半小时后就回来了──几乎是白利一生中最长的半小时.

当然,要凭着从这张像人样的冷淡的脸上的表情来判断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不行的.白利尽力不露声色.

“怎么样,R·达尼尔?“他问道.

“恰恰和你说的一样,艾利亚朋友,赫姆包尔特博士供认了.他说他在指望赛伯特博士让步,自己获得这最后一次成功.危机已经过去了.船长很感激,他让我转告你他非常欣赏你的机敏.我也相信,由于推荐了你,我自己也会取得船长的信任.”

“好.“白利说.判断一经证明是正确的,他感到腿发软,头上冒汗.“可是上帝啊,R·达尼尔,你再不要把我置于这种地位了,好吗?”

“下次尽量不这么做了,艾利亚朋友.当然一切还得看危机的严重性.距离你远近和一些其他因素.此时,我有个问题──”

“什么?”

“我们能不能这样假设,从说谎到说实话来得容易,而从说实话到说谎来得难?在这种情况下,滞态中的机器人会不会是从说真话转到说谎呢?因为r·普莱斯顿进入了滞态,我们能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赫姆包尔特无罪而赛伯特博士有罪呢?”

“是的,R·达尼尔,这样说也可能是有理的.但现在,与此相反的那种说法已被证明是正确的,赫姆包尔特都承认了,不是吗?”

“是的,可是在两种说法都可能成立的情况下,你怎么能这么快就挑出正确的那种说法呢?”

白利的嘴抽搐了一下,很快便放松了,浮出一丝笑容,“R·达尼尔,因为我考虑到的是人的反应,而不是机器人的反应.我对人比对机器人了解得更清楚.换句话说,在我和机器人谈话前,对哪个数学家是有罪的我心中早就有数了.一旦我在他们中间引出了不对称的反应后,我干脆就作出判断,把罪名加到我早就认为有罪的那个人身上.机器人戏剧性的回答足以制服了有罪的人.我自己对人类行为的分析还不能做到这一步吗?”

“我很想知道你对人类行为是自私分析的?”

“上帝啊,R·达尼尔,只要想一想,你就没有必要问了.除了真与假的问题之外,在镜像故事中还有个不对称的问题,那就是两个数学家的年龄.一个很老,一个很年轻.”

“不错,那又怎么样?”

“是这样的.我可以想象一个年轻人.由于一种突如其来的,惊人而新颖的设想而兴致勃勃,去向一位老年人请教这个问题.他从早年求学时候起,就把这位老年人作为这一领域中的神人崇拜着.我不可能想象一个誉满天下、成果累累的老年人,会因有了个突如其来的惊人而新颖的设想去请教一位比他年龄小上几百岁的人.他准把这个年轻人看成是”乳臭未干的小子”,或任何宇宙人会用的别的什么说法.不但如此,如果一个年轻人有这种机会,他会去偷窃一个他奉为神明的人的思维成果吗?这不可想象.相反,一个有日落西山之感的老年人,倒很可能会攫取最后一次出名的机会,并认为在这个领域中,一个毛孩子不配享受他视为禁脔的权利.总而言之,不可想象赛伯特会偷窃赫姆包尔特的成果,从两个角度看,赫姆包尔特都是有罪的人.”

R·达尼尔沉思了好久.随后伸出手来.“我得走了.艾利亚朋友,见到你真高兴,希望我们很快能再见面.”

白利热情地握住机器人的手说:“如果你不厌弃,R·达尼尔,不用很久我们会再见的.”


cover_image.jpg
Unknown





